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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光绪末年到民国初年，在北京郊区房山县的河套沟地区爆发过一场轰动整个北京地区的“坨里高线风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所说“坨里高线风潮”，就是房山县河套沟地区二十七个村庄(即今河北、

班各庄、长操、南窖、坨里五个乡范围)的农民联合起来，先向坨里运煤高线的资本家，随后又向当地豪绅

进行的一场规模相当大的经济斗争，时间持续达数年之久。 

    这场斗争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煤的运输问题而引起的。 

    房山县西北山区的大安山和贯穿房山中心的大房山一带都蕴藏有大量的煤。早在金、元时代，即由当

地人进行小规模土法开采，到了清末民初开采规模日益扩大。仅房山西北河套沟的南、北窖、三安子、英

水、杏园、南北车营等地就有煤窑八十多座。据民国九年农商部《西北地质志》载，这一带煤年产量达到

五十余万吨。京汉铁路坨里支线修建后，坨里就成为河套沟地区煤的集散地。通过坨里铁路支线将煤运往

北京(占百分之六十)、天津和保定。那时，从煤的生产地运到坨里，都是靠人背畜驮(骡、马、驴、骆驼等)。

整个地区每天有几千头牲畜往返驮运，除地主乡绅的骆驼队、骡马帮以外，还有相当多的农户都有三几头

牲畜参加运输。随着畜力运输业的发展，为运输服务手工业(荆编、马掌铺、铁匠炉等)、商业(包括小旅店、

饭铺、骡马店等)也兴旺起来。象河北庄、磁家务、石梯、坨里等村镇，都成了繁华的小集镇，河北庄被称

为当地有名的“小北京”。据《房山县志》记载，坨里镇光是煤业商号就有二十几家之多。可见，那时的畜

力运输业已成为乡绅、地主、资本家发财致富之道，也成为挣扎在饥饿线上广大农民群众赖以糊口的生命

线。 

约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天津盐商王贤宾等人合股集资(据说到民国初年又有军阀曹锟、段祺瑞

的部下入股)，为了提高煤的运输量，从河套沟西部的三安子一带到东部的坨里，依山势高低，修建了一条

长约五十多里的空中缆道，缆道上挂车斗，作为一条空中运煤的运输线路。这条空中缆道，俗称“坨里高

线”，由德国人设计并提供设备，是以中国铁路工人为骨干修建起来的。缆道运输沿线设十三个小站，中间

设中转站，从业人员最多曾达到几百人。用这条缆道运煤，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运输量占了全年运煤量

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高线运输代替了很大一部分畜力运输。这样一来，畜力运输业很快衰落下去，许多

商店、作坊也纷纷倒闭，当地乡绅、地主、资本家等遭到沉重的经济打击，广大农民生活也受到严重威胁。

“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套沟地区很快就出现了各阶层大联合的“阻路风潮”。 

斗争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二十七个村的乡绅和广大农民联合起来，对坨里高线资本家的斗争。斗争一直是采取打官

司的方式进行的。开始时(大约光绪三十三、四年)二十七个村推举代表(分为文代表和武代表)向北京地方

法院提出诉讼。据人回忆，代表中记得起来的有：北窖张云普、辛庄李林、李各庄段茂森、东庄子村殷祖

盘、刘振兴、彭江、河东村段辑五、段茂桐、上水碾村左光明、檀木港村郝鸿慈、黄土坡村杨××等等。

法院当局最初曾用企图向西北移民的办法结案，但由于农民热土难离，而且移民耗资很大，未获解决。不

久，资本家买通了地方法院当局，法院竟将二十七村的主要代表殷祖盘逮捕入狱，并百般折磨，终致病死

狱中。殷是东庄子村人(现属河北乡)，死时年仅二十八岁。曾任县模范小学教员、劝学所所员，是个具有

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的死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斗争的决心，人们编了歌谣来赞颂他，民间剧团编

了戏进行沿村演唱。斗争获得了全县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也得到房山县知事和其他官员的同情

和支持，高线运煤工人也罢了工，使坨里高线运输停工两个多月。最后经最高法院判决，自高线运煤之日

起，资本家每年向二十村付津贴款四千大洋，做为“贫民生计和国民学校学款”之用。这场斗争由此告一

段落。 

    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斗争的果实经常被当地豪绅们所侵吞克扣，引起广大农民群众强烈不满。斗

争转入第二阶段，出现了广大农民向当地豪绅进行的侵吞反克扣的斗争，先后持续了几年的时间。 



    原来二十七村的代表中，一部分是各村掌权的豪绅、地主(多数是文代表)，一部分是不掌权的农民代表(多

数为武代表)。在联合向运煤高线资本家斗争获胜后，每年付给的津贴款项实际大部分落到了掌权的地主乡绅

的手里，农民得不到什么。这就引起了代表的分化，一部分农民代表带领广大农民转向对地主豪绅的斗争。 

    其间曾有两次大的斗争高潮。 

    一次是旧历年关斗争。旧社会的年关是穷人的鬼门关。当年关到来时，答应给农民的津贴款仍没有发

到农民手里。农民们起来找豪绅们要款，各村联合响应。豪绅们为了把这场斗争镇压下去。就向县府诬告

农民代表段辑五挑动农民用新棉花沾煤油把高线烧了。县府连夜派人调查全无此事。段辑五据理力争，不

依不服。房山县知事苦无办法，威胁段辑五说：“象你这号人，就欠挨一炸弹！”但农民们毫无惧色，仍然

坚持斗争，终于在大年三十晚上争得了被克扣的津贴款，斗争获得了胜利。 

    还有一次大的群众斗争。大约在 1914 年左右，农民代表与豪绅代表相约在河北庄铁瓦殿大庙对几年来

津贴款的收付进行算帐。当农民们得知这一消息后，都纷纷拥至庙前，把铁瓦殿大庙围得水泄不通。此时，

庙里是农民代表的斥责质问，庙外是上千群众的喧声呐喊，把豪绅们吓得魂不附体，乖乖答应了农民们的

要求。有劣迹的豪绅们不敢从正门走出，偷偷从后墙溜走了，有的还被农民痛打一顿，险些送了性命。这

次斗争大大长了农民的威风，挫了豪绅们的盛气，获得了重大胜利。 

应该说，房山河套沟地区的农民们通过这次持续几年的斗争，虽然每户每年仅仅获得几个铜板，但却

锻炼了广大农民的斗争意志，提高了斗争本领，为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作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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